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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物质文化

遗产视角下，民间

丰富的音乐文化，承

载着独特的地域特色和

审美风范，彰显了民族精

神追求和情感认同。

前不久，宁海县前童

镇元宵行会上，两首传唱

百 年 的 行 会 乐 曲 《将 军

令》《梅依栏杆》，首次以

最新的编曲演奏、重现，

体现了非遗保护中“活态

传承”的实践意义。

据了解，自去年 9 月

起，立足乡村所需和国有

企业所能，“百个文化企业

支部联村共建”活动在全

省范围内进一步开展。面

对乡村文化需求，宁波市

演艺集团与宁海县前童镇

大郑村联村共建后的其中

一项工作，便是前童元宵

行会音乐的修复。

历时三个月，修复成

果显著。《将军令》《梅依

栏杆》《三六》《红线袄》

四首传统行会曲调不仅得

到 了 专 业 团 队 的 精 心 编

排 ， 还 留 下 了 珍 贵 的 录

音、曲谱资料。由此值得

关注的是，地方的传统民

乐作为一种看不见、摸不

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

保护与传承工作，更为复

杂和艰难，也存在传承困

境与需求。

“ 上 旬 十 日 先 鸣 钲 （ 古 代 乐
器） ⋯⋯以钲十余具鸣，绕闾巷，前后
络绎不绝，声声相应”“至十四夜，钲
鼓喧天”“十五夜仍以彩仗迎回，士咏
民歌，喧闹如故”⋯⋯在塔山童氏宗谱
中的 《铳花记》 里，曾这样记载着清朝
时期，前童元宵行会的热闹场景。

“祖先认为，‘取金能生水’，前童
因水而兴，所以金属制的乐器在节日庆
典中必不可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元宵节 （前童元宵行会）
传承人童全灿说。钲声引路、鼓乐喧
天，浩荡的游街队伍制造出恰似百万军
马的气势，还能像爆竹一样驱赶“年
兽”或外敌。

正因如此，行会兴起之初，鼓乐队
便是仪仗队伍里的“标配”。

上世纪 50 年代，敲敲打打、热热
闹闹的行会因多种原因按下了“暂停
键”，直到 1995 年才得以恢复。被丢弃
毁坏的鼓亭抬阁设施可以重建，但“消
失的鼓乐队”却是一去不复返。

“当时村里仅有几位老先生，比如
敲扁担锣的童遵钊、吹笛子的童华军等
在年轻的时候参与过行会。”童全灿
说，但他们不仅几十年没有排练了，而
且村里还能吹拉弹唱的人，甚至凑不齐
一个乐队。

凭借着不完整的记忆，几位老乐手
勉强演奏出 《将军令》 等五首曲目。然
而这些拼凑出来的曲子，或少一句或多
一段，旋律断断续续，远不及当年的曲
子完整与激昂。

1998 年，村民童校军所在的书院
派，正筹措恢复自家房族的书院阁 （抬
阁），很快也陷入了同样的难题——

“ 按 理 说 ， 每 个 房 派 都 应 该 有 自
己家族的行会音乐，但在准备的过程
中 发 现 ， 留 下 来 的 曲 调 少 之 又 少 。”
童校军说。一场声音的“考古”由此
开始。

一场关于
声音的“考古”

2025 年 1 月 16 日，宁波市演艺集
团的排练厅里，丝竹管弦齐鸣，锣鼓铿
锵，鲜少见地迎来了一次特别的录制。
经过了 4 天紧张的排练，宁波市小百花
越剧团与宁波市甬剧团两个剧团的乐队
组 成 的 40 多 人 民 乐 队 伍 ， 首 次 “ 合
体”将 《将军令》《梅依栏杆》《三六》

《红线袄》 四首最新编曲的传统小调重
新演绎。

去年 9 月，宁波市演艺集团与宁海
前童镇大郑村签下协议，通过组织联
建、活动联办、文化联创等多种形式，
致力形成一批看得见、留得住、传得开
的乡村文化内容，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
不断的文化活力。

“复原旋律
也是在‘修文物’”

有学者认为，音乐文化历经时间
的洗礼，已深深植根于各民族独特的
生产生活方式之中，彰显出不同民族
的审美理念和情感追求。

正如对于前童元宵行会来说，音
乐的发展壮大、丰富了这一民间游艺
集会活动的“声景叙事”，也将农趣、
乡情、祈福等乡土文化元素融入其中。

“事实上，在宁波地区，像奉化
吹打、象山渔民号子等这些传统音乐
形式与前童行会音乐相似，原本都是
当地民众在生产生活中创作出来的，
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传统音乐
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董贤
宇说，无论是流传下来的工尺谱还是
数字音频，保存下来的仅仅是音乐的

“骨骼”，流动的“血液”仍旧需要乡
村的土壤来滋养。

而从这一角度来看，前童元宵行
会的音乐，无疑是“幸运”的。

2014 年，宁海前童元宵行会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近几年，巡游活动规模不断
扩展，每年在正月十四、正月十五两
天接连举办四场，行会音乐作为巡游
活动的重要一环，有了生动的“应用
场景”。

尽管如此，在传承与创新的道路
上，前童行会音乐依旧面临着演奏人
手不足、曲目创新乏力、传唱度不够
等现实问题。

据卢尚志介绍，在意识到这些问
题后，近几年，各房派也在不断培养
年轻的鼓乐手，邀请非遗传承人讲
授相关知识，鼓励村民参与学习。同
时，借助文化特派员的力量开设民乐
班，让更多的青少年加入进来。“目
前，鼓乐手的年龄跨度已经从 80 岁
到 10 岁，传承人越来越年轻化，为
行会音乐的传承注入了新鲜血液。”

而在面对曲目创新乏力、传唱度
不够等问题时，新的思考与解法仍是

“刚需”。
“非遗是传统的，也可以是时尚

的。”宁波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
著名词作家陈民宪认为，非遗传承需
要“见人、见物、见生活”，音乐更
是如此。

首先，要“原汁原味”地保留乡
土音乐的本真。

正如行会音乐本身是为仪仗队伍
伴乐，轻快、喜庆的旋律与巡游队伍
的行进步伐相匹配，就是地域特色的
最好体现。“不仅如此，民间音乐还
要和地方方言，也就是村民的“母
语”紧密结合，这样才能传递出最地
道的地域文化情感。”陈民宪强调，
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根基，是传递乡
情，承载乡愁不可或缺的元素。

其次，要深挖音乐里的故事叙
事，丰富乡土音乐的内涵。

行会音乐中的每一首曲目，都承
载着特定的历史故事和民俗寓意。比
如 《将军令》 这首曲牌的作用，是以
音 乐 号 召 、 集 结 村 民 ， 加 入 队 列 ；

《梅依栏杆》《红线袄》 便是传递参与
行会的姑娘们的喜悦与祈愿⋯⋯越来
越多的情感叙事夹杂在鼓乐声中。

通过深挖这些曲目背后的故事，
不仅可以增加音乐的吸引力，还能让
听众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乡土文化的厚
度。

最后，要发掘乡土音乐中的共同
情感。“无论是在国内传播还是国际
传播，音乐都是跨越语言和地域的通
用语言。而乡土音乐中所蕴含的共同
情感，比如团结、喜悦、祈愿等，更
是能够引发听众的共鸣。”陈民宪表
示，无论是民间曲艺还是乡村小调，
都需要有“呼吸”的空间，而非真空
的展柜。

通过创新的传播方式，当非遗音
乐从档案库走向大众，从学术课题变为
生活方式，这场关于声音的文化接力，
才算是真的“见人、见物、见生活”。

从“背景板”
到“生活曲”

得知像童遵钊、童华军、童中湖这
样 在 上 世 纪 50 年 代 参 加 过 行 会 的 乐
手，不仅能够把曲调口述出来，还看得
懂工尺谱，童校军邀请他们到家里来，
听他们哼唱、默写。

“听说文化站里有一台录音机，我
就把它借过来。每次老先生们哼唱，我
就用录音机记录下来。”童校军说，不
仅如此，他还邀请了村里的戏班子乐队
一起排练、演奏，“有时候老先生们唱
错了，弹错了，就让我把错误的删掉，
但我都留着，不舍得删。”

渐渐地，这种排练活动越搞越大，
活动场地也从家里搬到了童校军开的锯
板厂。

“夏天正是农忙时节，加上天气炎
热，戏班子的演出就少了，有更多的时
间排练了。”童校军说，因为有了录
音，所以老先生们不用每次都赶到现
场。但偶尔有村民拿来了家里藏有的工
尺谱，老先生们又会过来一起商量、研
讨谱子，最终确定一个满意的版本，重
新整理出来。

然而，音乐的传承还需要一支生机
勃勃的鼓乐队伍。在前童，花桥派、柏
树下派、隔墙里派等房派，有不少族人
都是戏班子或民间乐队的乐手，他们也
加入了这场“抢救”行动。

“人少的时候，排练活动只有五六
个人，到后来能有二十几个人参加。”
童校军回忆，为了供大家排练，锯板厂
特地腾出一间活动室，还一并承担了吃
喝上的开销。村民们也热情高涨，常常
一大早就赶来，排练到傍晚才意犹未尽
地离开。

“一首曲子，连续排练个五六天，
也就逐渐成形了。”童校军说。

就这样，行会的曲目从最初断断续
续的五首，逐渐扩充到了 《娱乐升平》

《欢锣喜鼓闹春正》《八段锦》《龙虎
斗》《紫竹调》《剪靛花》《满江红》 等
十多首。即便新整理出的十首曲目，一
时还难以完整演奏，但这些珍贵的工尺
谱资料，却为前童元宵行会的未来，留
下了无限的希望与可能。

在“面碰面”的过程中，院团与
乡村深度对接文化帮扶需求。

“大郑村是前童镇的下辖村，立
足地方特色，恢复前童行会音乐是一
个迫切的需求。”前童文化站站长卢
尚志介绍，尽管经过老一辈们的抢救
性收集，留下了不少文献资料，但
这些音乐大部分停留在纸面上。再
加上村里鼓乐队的老龄化，能读懂
工尺谱的乐手更是少之又少，行会
音乐面临着“有谱难唱、有曲难奏”
的困境。

“从 2024 年 11 月到今年年初，我
们用近两个月的时间恢复了四首行会
曲目。”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的作曲
董贤宇回忆，这场音乐修复工作好比

“修文物”般磨人，但好在成果斐然。
回想起第一眼见到这些曲谱，董

贤 宇 用 了 两 个 词 ——“ 惊 讶 ”“ 好
奇”。

因为一直从事民乐作曲工作，丰
富的田野调查经验告诉他，这些从田
间地头生长出来的音乐，往往带着一
些地域特色的旋律和故事，值得深入
挖掘。

“我们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深
入乡村，把需要修复的 11 首曲子，
让老先生们哼唱出来，并录制成音
频 ， 作 为 后 续 修 复 工 作 的 基 础 素
材。”董贤宇说，让他意外的是，老
先生们不仅音调极准，旋律也是烂熟
于心，“基本不会唱错”。

抛去最开始的新鲜与激动，剩下
的，就是漫长而孤独的复原过程。

“通常一首 3 分钟的旋律，需要
花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重新记录、修
正、多旋律适配乐器⋯⋯”按照民
乐的作曲流程，董贤宇熟练地对采
集来的音频进行了相似的拆分与整
理。

然而，民间传承的方式通常是口
耳相传，在传承的过程中，旋律可能
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发生变化，比如乐
手的记忆偏差、演奏习惯或是即兴发
挥等。

“ 这 就 要 求 我 们 在 复 原 的 过 程
中，不仅要忠实于原始音频，还要结
合历史文献和专业的作曲知识，对旋
律 进 行 合 理 推 断 与 修 正 。” 董 贤 宇
说，民乐的创作过程通常和写文章一
样 ， 讲 求 “ 起 承 转 合 ”。“ 起 ” 与

“承”的部分，通常在结构上对称，
旋律上相近；而转折的部分，要跳出
原有的旋律框架，形成对比。

但在村民们哼唱的旋律中，有时
是‘起’与‘承’的部分旋律相差甚
远，或者“合”部的旋律没有很好地
再现前面的主题。这就需要对旋律进
行适度调整和创新，让整首曲目在保
持原汁原味的同时，更加符合音乐的
逻辑和审美。

此外，从单一旋律，到唢呐、笛
子、笙、琵琶、扬琴等十多种乐器的
重新编排，也同样耗费力气。

老先生们记录谱子的方式，大多
是单一旋律的工尺谱，没办法做到多
声部的配器。这意味着，要像写一首
全新的曲目一样，重新编排，这也是
最耗时的一个步骤。

尽管“修文物”的过程寂寞、孤
独，但在董贤宇眼中，文艺工作者们

“乐在其中”。
“ 乡 土 民 乐 中 有 着 丰 富 的 ‘ 养

分’，或是它独特的旋律、腔调，或
是 某 种 特 定 的 演 奏 技 巧 。” 董 贤 宇
说，在修复过程中，《梅依栏杆》 让
他印象最为深刻，“这是我第一次听
到这种旋律，听起来是在模仿抬阁一
摇一晃的状态，但又非常新颖，和此
前听过的大部分曲牌完全不同。”

“我想这既是给文艺工作者们的
未来创作提供了新的灵感，也是传统
民乐立足于自身文化土壤，探索传承
创新的方向。”在他看来，古调新声
里，文化基因的“双螺旋”正在破土
生长。

张芯蕊

前童元宵行会 （唐严 摄）

童全灿 （左） 查阅前童行会
资料 （张芯蕊 摄）

前童古镇鼓亭馆
（张芯蕊 摄）

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和宁波市甬剧团乐队联合排练、录制 （董贤宇 供图）
前童元宵行会 （唐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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